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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美
國
科
羅
拉
多
州
丹

佛
市
電
影
院
發
生
槍
擊
事
件

以
後
，
觀
看
︽
蝙
蝠
俠
︾
難

免
多
了
一
重
心
理
負
擔
。
電

影
開
場
了
約
十
五
分
鐘
，
心

裡
便
想
：
那
個
兇
手
是
否
就
在
觀

眾
看
到
這
一
段
的
時
候
開
槍
的
？

銀
幕
上
下
是
否
一
起
開
槍
？
這
是

預
謀
的
，
還
是
受
到
電
影
場
面
的

刺
激
？

往
後
看
下
去
的
時
候
，
一
陣
莫

名
的
傷
感
湧
起
：
遇
害
的
十
二
個

人
，
再
沒
有
機
會
看
到
電
影
的
全

套
了
。
他
們
是
在
期
待
中
死
去

的
，
而
觀
賞
一
齣
電
影
，
不
過
是
很
普
通
甚
至

卑
微
的
一
個
願
望
，
不
應
該
為
此
而
死
。

槍
械
曾
使
許
多
不
應
該
的
事
變
成
殘
酷
的
現

實
。
沒
有
幾
個
其
他
的
工
具
能
在
極
速
中
殺

人
，
而
且
非
常
配
合
人
的
衝
動
、
憤
怒
、
歪
理

和
仇
恨
的
情
緒
，
它
使
大
堆
非
理
性
甚
至
獸
性

和
失
控
立
即
化
為
殺
戮
的
行
動
，
也
使
殺
人
不

假
思
索
。

想
起
小
男
孩
抱

槍
械
玩
具
入
睡
，
愛
不
釋

手
；
向
家
人
扮
起
開
槍
的
動
作
，
而
當
母
親
的

為
了
哄
他
，
應
聲
倒
地⋯

⋯

。
從
前
鬧

玩

的
，
不
知
道
甚
麼
時
候
變
成
真
的
。
最
諷
刺
的

是
電
影
中
的
蝙
蝠
俠
堅
持
不
用
槍
，
才
讓
赤
手

空
拳
被
虐
打
的
冗
長
場
面
大
派
用
場
，
否
則
變

態
狂
魔
無
論
有
多
大
的
身
軀
與
力
氣
，
還
阻
擋

不
了
一
顆
子
彈
；
最
後
還
是
由
女
貓
拔
槍
把
他

飛
彈
一
丈
。
她
一
邊
把
槍
插
回
，
一
面
說
：

﹁
還
說
不
要
開
槍
？
﹂

合
法
藏
槍
的
辯
論
向
來
激
烈
，
但
變
本
加
厲

的
槍
械
暴
力
叫
昔
日
牛
仔
年
代
的
心
態
閉
嘴
。

年
前
逝
世
的
查
爾
登
希
斯
頓
曾
是
美
國
槍
會
主

席
，
他
在
米
高
摩
爾
的
鏡
頭
下
，
被
問
到
無
日

無
之
的
槍
殺
案
件
時
，
也
一
度
啞
口
無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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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槍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我
所
認
識
的
何
巽
權
是
一
位
難
得
的
有
心
人
，
他

從
中
學
教
師
的
崗
位
退
下
來
之
後
，
積
極
而
持
續
地

開
拓
自
己
的
﹁
第
二
人
生
﹂，
這
幾
年
來
一
直
都
默

默
地
、
專
注
地
做
好
兩
件
事
，
其
一
是
養
狗
，
其
二

是
寫
作
。

養
狗
和
寫
作
都
是
很
普
通
的
事
，
但
何
巽
權
這
位
普
通

人
從
來
都
不
會
自
命
不
凡
，
可
他
對
這
兩
件
普
通
不
過
的

事
都
做
得
非
常
認
真
，
非
常
用
心
，
因
而
都
做
得
一
絲
不

苟
，
在
我
看
來
，
還
做
得
絕
不
普
通
。
養
狗
和
寫
作
也
許

都
需
要
一
點
閒
情
，
但
這
兩
件
事
對
何
巽
權
來
說
，
不
僅

僅
是
為
了
消
閒
解
悶
，
倒
是
一
份
應
有
之
義
。

在
這
裡
，
義
，
不
一
定
是
仁
義—

—

不
一
定
是
儒
家
思

想
所
說
的
﹁
殺
身
成
仁
﹂，
﹁
捨
身
取
義
﹂，
只
是
一
份
義

務
，
既
指
向
相
對
於
權
利
的
義
務
，
也
指
向
無
償
的
工

作
，
用
最
簡
約
的
話
來
說
，
那
是
一
個
公
民
的
責
任
。

何
巽
權
是
愛
狗
之
人
，
他
養
狗
養
得
一
點
也
不
簡
單
，

他
不
是
富
人
，
只
是
一
個
靠
退
休
金
過
活
的
普
通
人
，
卻

在
市
郊
的
山
上
為
好
幾
隻
愛
犬
︵
當
中
也
有
流
浪
狗
︶
購
置
遮
風
擋

雨
的
安
身
之
所
，
每
天
上
山
走
走
，
餵
飼
愛
犬
，
醫
治
愛
犬
，
為
愛

犬
的
喜
而
喜
，
為
愛
犬
的
憂
而
憂
，
從
不
言
倦
，
儼
然
就
是
﹁
小
事

大
意
義
﹂
的
現
實
版
。

何
巽
權
退
休
後
勤
於
寫
作
，
先
後
出
版
了
︽
論
本
土
小
說
中
的
香

港
社
會
︾
和
︽
今
日
香
港
︾
這
兩
本
書
，
如
今
再
接
再
厲
，
完
成
了

︽
現
代
中
國
︾
這
本
深
入
淺
出
的
﹁
通
識
寶
典
﹂，
從
文
化
、
社
會
、

政
治
、
歷
史
等
多
元
範
疇
，
為
﹁
現
代
中
國
﹂
疏
理
出
一
個
既
簡
明

可
讀
又
平
實
可
靠
的
脈
絡
，
一
不
為
名
，
二
不
為
利
，
在
我
看
來
，

那
正
是
一
個
負
責
任
的
公
民
應
有
之
義
。

通
識
是
什
麼
？
簡
單
地
說
，
那
是
所
有
精
英
教
育
不
可
缺
少
的
基

礎
，
也
是
既
可
﹁
學
﹂
也
可
﹁
思
﹂
的
、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終
身
學
習

過
程
，
既
要
避
免
因
﹁
專
﹂
廢
﹁
通
﹂︵﹁
通
﹂
指
﹁
通
才
教
育
﹂︶，

也
要
避
免
以
﹁
偏
﹂
蓋
﹁
全
﹂︵﹁
全
﹂
指
﹁
全
人
教
育
﹂︶，
本
質
應

是
一
套
兼
容
的
教
育
方
法
，
因
此
絕
對
不
是
橙
或
蘋
果
的
選
擇—

—

既
不
是
捨
橙
而
取
蘋
果
，
也
不
是
捨
蘋
果
而
取
橙
。

要
懂
得
一
點
先
秦
的
概
略
，
就
得
要
涉
獵
﹁
九
流
十
家
﹂，
班
固

的
︽
漢
書
．
藝
文
志
．
諸
子
略
序
︾
大
概
是
中
國
最
早
期
的
﹁
通
識

鴻
文
﹂，
儒
家
、
道
家
、
墨
家
、
法
家
、
陰
陽
家
、
名
家
、
縱
橫

家
、
雜
家
、
農
家
等
九
流
之
外
，
還
有
小
說
家
：
﹁
小
說
家
者
流
，

蓋
出
於
稗
官
。
街
談
巷
語
，
道
聽
塗
說
者
之
所
造
也
。
﹂
可
孔
夫
子

說
：
﹁
雖
小
道
，
必
有
可
觀
者
焉
。
﹂
這
不
就
是
通
識
教
育
堂
堂
正

正
的
兼
容
態
度
嗎
？
在
我
看
來
，
那
就
是
今
日
早
已
失
傳
的
學
習
之

道
。同

理
，
要
懂
得
一
點
﹁
現
代
中
國
﹂
的
概
略
，
涉
獵
中
外
，
總
是

好
的
，
倒
不
必
急
於
下
結
論
，
更
不
必
偏
執
於
眼
前
﹁
一
黨
﹂
與

﹁
兩
黨
﹂
的
優
點
和
缺
點
；
多
讀
一
點
書
，
多
掌
握
一
些
知
識
，
一

些
國
情
，
多
所
綜
合
思
考
，
才
可
以
像
何
巽
權
那
樣
，
整
理
複
雜
的

問
題
，
整
理
迷
惘
的
思
緒
，
逐
步
完
成
一
件
不
無
大
意
義
的
義
務
，

完
成
一
本
不
無
大
意
義
的
小
書
。

對
何
巽
權
來
說
，
寫
作
和
養
狗
都
是
不
無
大
意
義
的
小
事
，
他
完

成
並
出
版
這
本
小
書
，
在
某
程
度
而
言
，
猶
如
陪
同
相
識
與
不
相
識

的
讀
者
讀
書
，
既
與
讀
者
分
享
一
個
中
國
人
的
喜
怒
哀
樂
，
也
與
讀

者
分
享
他
長
期
徘
徊
於
﹁
現
代
中
國
﹂
的
﹁
生
物
文
化
層
﹂
與
﹁
精

神
文
化
層
﹂
之
間
的
迷
惘
與
尊
嚴
。

養狗與寫作
葉　輝

琴台
客聚

女
政
務
司
長
為
前
特
首
讚
揚
﹁
好

打
得
﹂
之
戰
將
，
有
影
迷
就
此
向
阿

杜
問
及
電
影
界
中
傳
言
已
久
的
問

題
：
﹁
內
地
和
港
台
眾
位
動
作
巨
星

之
中
，
你
認
為
真
正
最
打
得
的
是

誰
？
﹂

為
何
有
此
問
？
因
在
下
年
輕
時
在
紐
約

唐
人
街
華
青
會
中
做
過
功
夫
教
師
，
同
期

之
高
手
有
詠
春
張
權
，
後
張
權
返
港
做
了

﹁
金
牌
製
片
﹂，
吳
思
遠
導
演
視
為
得
力
助

手
。
某
日
他
與
吳
思
遠
招
待
記
者
，
阿
杜

亦
早
返
香
港
做
了
傳
媒
記
者
，
被
張
權
在

台
上
認
得
，
笑
言
：
﹁
你
這
螳
螂
小
子
，

回
香
港
做
了
記
者
，
我
們
真
是
天
涯
何
處

不
相
逢
了
。
﹂
於
是
本
人
也
教
過
﹁
螳
螂
﹂

之
事
為
傳
媒
行
家
所
知
，
他
們
認
為
阿
杜
曾
教
過
打

拳
，
然
後
又
執
筆
為
生
頗
為
傳
奇
，
所
以
有
關
功
夫
電

影
掄
拳
動
腿
之
事
，
多
來
問
詢
阿
杜
，
本
人
儼
然
成
了

個
行
中
顧
問
，
而
最
普
遍
的
問
題
是
眾
多
有
名
的
動
作

巨
星
中
﹁
最
好
打
的
是
誰
？
﹂

﹁
李
小
龍
﹂，
筆
者
總
是
如
此
回
答
，
他
們
多
數

﹁
噓
﹂
一
聲
回
罵
﹁
此
事
誰
都
知
悉
﹂，
可
惜
李
小
龍
已

死
多
時
，
現
在
公
認
的
少
林
弟
子
李
連
杰
是
高
手
，
但

近
年
又
傳
說
甄
子
丹
是
宇
宙
最
強
，
不
久
前
傳
出
甄
子

丹
和
趙
文
卓
有
點
小
誤
會
，
人
人
都
說
一
山
難
藏
二

虎
，
可
惜
二
人
合
作
不
成
，
如
果
合
作
成
功
拍
戲
時
戲

假
情
真
真
的
打
起
來
，
便
不
知
鹿
死
誰
手
了
？

照
說
兩
個
都
是
聰
明
理
智
的
斯
文
人
，
好
不
容
易
才

在
行
業
中
拚
搏
出
今
日
之
地
位
，
決
不
會
意
氣
用
事
，

用
自
己
之
名
氣
來
爭
一
日
之
長
短
，
所
以
望
他
們
真
的

打
一
架
實
在
是
不
可
能
之
事
。
照
在
下
個
人
看
來
，
趙

文
卓
是
李
連
杰
師
弟
，
中
國
武
術
隊
員
出
身
，
但
那
是

表
演
武
術
而
不
是
真
正
搏
擊
功
夫
，
難
分
高
下
；
甄
子

丹
是
太
極
世
家
後
代
，
甄
母
是
陳
家
太
極
一
支
的
女
掌

門
人
，
太
極
是
強
身
健
體
自
衛
功
夫
，
未
必
擅
長
於
對

打
，
因
此
這
些
巨
星
都
不
會
用
自
己
前
途
名
氣
來
孤
注

一
擲
。
照
在
下
推
想
，
動
作
大
師
中
實
戰
功
夫
最
高
最

強
的
應
是
陳
惠
敏
，
再
者
是
身
經
百
戰
的
泰
拳
大
師
盧

惠
光
，
其
餘
林
國
斌
和
尹
揚
明
也
是
兩
大
高
手
，
而
成

龍
也
不
是
花
拳

腿
的
舞
台
北
派
，
他
也
是
由
小
打
到

大
之
﹁
打
仔
﹂。
他
初
出
道
拍
西
片
︽
殺
手
壕
︾
時
，

在
美
國
汽
車
城
底
特
律
會
見
傳
媒
招
待
記
者
，
有
個
黑

人
拳
師
上
台
挑
戰
，
過
萬
汽
車
之
人
起
哄
下
不
了
台
，

成
龍
一
個
照
面
掃
他
下
盤
一
腳
便
掃
翻
他
在
地
，
成
龍

跳
開
，
導
演
高
洛
斯
馬
上
跳
出
喊
停
，
說
：
﹁
勝
負
已

分
不
再
打
下
去
了
。
﹂
如
此
一
役
，
成
龍
才
是
真
正
經

過
實
打
考
驗
的
功
夫
明
星
，
此
事
阿
杜
有
目
擊
作
證

的
。

真正打得
阿　杜

杜亦
有道

在
美
國
的
強
大
攻
勢
面
前
，
中
國
不
能
以
硬
碰
硬
，
中
國
可
以
用
太
極

拳
的
方
式
，
看
準
其
弱
點
，
四

撥
千
斤
。

︽
周
易
︾
往
往
用
太
極
圖
來
表
示
，
八
卦
、
六
十
四
卦
、
三
百
八
十
四

爻
皆
秩
然
於
一
圖
，
突
出
了
︽
周
易
︾
的
主
要
內
容
。
先
有
古
太
極
圖
，

而
後
有
﹁
太
極
﹂
一
詞
。
在
乾
、
坤
等
卦
中
提
到
﹁
大
﹂
或
﹁
始
﹂
的
時

候
用
﹁
元
﹂
來
表
示
。
如
﹁
大
哉
乾
元
﹂、
﹁
乾
元
者
，
始
而
亨
者
也
﹂，

﹁
至
哉
坤
元
﹂。
﹁
太
極
﹂
一
辭
是
在
︽
周
易
︾
的
︽
系
辭
︾
中
出
現
的
。

︽
系
辭
︾
第
十
章
載
：
﹁
易
有
太
極
，
是
生
兩
儀
，
兩
儀
生
四
象
，
四
象
生
八

卦
，
八
卦
定
吉
凶
，
吉
凶
生
大
業
。
﹂
這
是
一
分
為
二
，
不
斷
發
展
，
對
立

統
一
，
相
剋
相
生
的
宇
宙
觀
點
，
也
說
明
了
世
界
事
物
發
展
的
普
遍
規
律
。

事
物
發
展
以
及
最
後
走
向
平
衡
，
不
是
某
些
強
權
所
能
改
變
的
。

道
德
經
二
十
八
章
云
：
﹁
知
其
雄
，
守
其
雌
，
為
天
下
溪
。
﹂
雄
和
雌
，

即
陰
和
陽
，
宇
宙
的
內
部
，
是
互
相
變
化
的
，
是
相
生
相
剋
的
。

地
球
，
可
以
看
成
是
一
個
生
命
體
，
多
元
化
的
國
家
，
好
像
血
液
一
樣
運

行
不
息
。
不
同
的
國
家
存
在
地
球
上
，
絕
對
不
可
能
一
方
面
支
配
了
全
世

界
。
多
元
的
國
家
存
在
，
也
是
相
生
相
剋
的
。

美
國
的
國
力
雖
然
很
強
大
，
但
是
也
有
其
弱
點
。
當
美
國
要
在
世
界
上
當

霸
王
，
一
定
會
受
到
其
他
國
家
的
反
對
和
對
抗
，
美
國
的
實
力
不
足
，
經
過

消
耗
，
就
會
衰
歇
下
來
，
最
後
達
到
平
衡
。
從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朝
鮮
戰

爭
、
越
南
戰
爭
、
伊
拉
克
戰
爭
、
阿
富
汗
戰
爭
，
美
國
似
乎
一
時
無
兩
，
但

是
居
然
打
不
過
力
量
比
他
小
的
中
國
、
越
南
、
伊
拉
克
、
阿
富
汗
，
最
後
都

是
灰
溜
溜
地
撤
退
軍
隊
。
上
世
紀
到
本
世
紀
六
十
年
的
過
程
，
就
是
美
國
企

圖
擴
張
，
不
斷
從
高
峰
跌
落
低
谷
的
過
程
。
所
以
，
從
周
易
、
道
德
經
的
觀

點
，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種
力
量
是
最
強
大
的
，
一
定
有
一
種
平
衡
的
力
量
。
世

界
正
在
一
體
化
，
亞
洲
從
來
是
一
個
多
元
的
、
多
中
心
的
、
多
文
化
特
色
的

社
會
，
不
可
能
被
美
國
的
體
制
和
社
會
方
式
所
控
制
，
強
行
輸
出
美
式
制

度
，
一
定
受
到
制
約
而
挫
敗
。

﹁
知
其
雄
，
守
其
雌
﹂
是
一
個
普
遍
的
規
律
。
強
國
如
果
不
安
分
守
己
，

勉
強
做
力
有
不
逮
的
事
情
，
必
然
衰
落
。
小
國
，
如
果
能
夠
看
透
了
強
弱
互
相
轉
變
的
規

律
，
因
勢
利
導
，
一
定
能
夠
頂
住
大
國
的
壓
迫
，
將
其
制
服
。
羅
馬
帝
國
衰
敗
了
，
美
國

帝
國
也
正
在
走
向
衰
敗
。
﹁
溪
﹂
像
河
流
，
對
比
我
們
身
體
的
血
液
，
﹁
為
天
下
溪
，
常

德
不
離
﹂，
周
而
復
始
，
循
環
往
復
，
此
即
﹁
常
德
不
離
﹂。
今
天
的
世
界
經
濟
已
經
一
體

化
、
多
元
化
，
就
像
河
流
一
樣
，
周
而
復
始
。
這
就
是
一
種
規
律
。
難
道
美
國
可
以
擺
脫

世
界
經
濟
一
體
化
嗎
？
美
國
的
弱
點
就
是
基
本
上
沒
有
製
造
工
業
，
實
體
經
濟
薄
弱
，
它

的
人
民
要
求
福
利
主
義
，
追
求
安
逸
，
少
做
工
夫
多
嘆
世
界
，
並
且
通
過
一
人
一
票
造
成

了
開
支
龐
大
而
沒
有
效
率
的
政
府
，
這
必
然
形
成
驚
人
的
透
支
，
這
個
無
底
洞
是
美
國
人

的
生
產
能
力
填
補
不
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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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談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舉

辦
﹁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
至
今
，
主
要

目
的
是
表
揚
在
該
年
度
有
傑
出
表
現

和
貢
獻
的
劇
場
人
，
近
年
頒
發
的
常

設
獎
項
已
增
至
二
三
十
個
，
由
五
十

多
名
來
自
劇
場
不
同
崗
位
的
業
內
人
士
組

成
的
評
審
委
員
會
選
出
。
評
審
的
職
責
是

觀
戲
、
提
名
和
投
票
選
出
每
年
的
得
獎

者
。
理
論
上
，
他
們
是
應
該
經
觀
賞
每
年

上
演
的
所
有
大
小
劇
目
後
才
提
名
和
投

票
。
可
是
，
在
實
踐
上
卻
有
很
大
的
困

難
。時

間
是
最
大
的
問
題
。
單
是
前
年
便
有

三
百
八
十
一
個
劇
目
上
演
，
即
使
每
天
看

一
劇
亦
不
能
看
畢
所
有
演
出
，
何
況
很
多

劇
只
在
星
期
四
至
星
期
日
演
出
，
評
審
往

往
因
撞
期
而
要
忍
痛
取
捨
。
大
部
分
舞
台

劇
的
演
出
時
間
約
兩
個
半
小
時
，
單
是
看

一
齣
劇
已
經
用
上
整
晚
的
時
間
。
還
有
，

觀
劇
與
看
電
影
不
同
，
前
者
每
天
提
供
很

多
時
段
選
擇
，
後
者
則
只
必
須
在
指
定
的

有
限
時
段
和
演
出
場
地
觀
看
。
以
我
為
例
，
我
花
在

交
通
上
的
來
回
時
間
約
兩
三
小
時
，
還
有
出
門
前
的

準
備
和
看
劇
的
兩
三
個
小
時
，
花
上
六
小
時
看
一
齣

劇
是
尋
常
之
事
。
評
審
們
有
時
明
知
某
劇
可
觀
性
不

高
，
但
為
了
不
想
出
現
遺
珠
，
仍
然
花
時
間
到
劇
院

內
坐
。
還
有
金
錢
的
問
題
，
評
審
們
沒
有
交
通
津

貼
。
雖
然
有
部
分
製
作
給
評
審
送
上
門
票
一
張
，
但

要
長
期
自
掏
腰
包
購
買
一
張
張
售
價
二
三
百
元
的
門

票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劇
協
不
斷
改
善
機
制
，
如

容
許
劇
團
將
製
作
影
碟
寄
給
錯
過
演
出
的
評
審
補

看
。既

然
評
審
工
作
並
無
利
益
可
言
，
他
們
為
何
仍
然

肯
無
條
件
花
上
這
麼
多
時
間
和
精
力
？
對
戲
劇
的
熱

愛
、
對
香
港
劇
場
人
的
欣
賞
，
以
及
對
香
港
劇
壇
和

劇
協
的
支
持
便
是
那
股
原
動
力
。
為
何
我
會
這
樣
了

解
評
審
的
心
態
？
因
為
我
也
是
評
審
之
一
。

︵
今
日
起
本
欄
由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評
審
、
︽
劇

場
會
客
室
︾
主
持
、
戲
劇
書
作
者
及
編
輯
涂
小
蝶

寫
作
︶ 當評審的困難

小　蝶

演藝
蝶影

我
不
太
熟
悉
舞
蹈
，
所
以
不
必
越

俎
代
庖
寫
舞
評
，
然
而
最
近
看
到
的

兩
個
節
目
，
都
和
舞
蹈
相
關
，
而
且

好
看
，
不
妨
談
談
。
第
一
個
是
電
影

︽3D

舞
出
真
我
4
︾
︵S

tep
U
p

R
evolution

︶，
另
一
個
是
葉
詠
詩
指
揮
香

港
小
交
響
樂
團
的
國
際
綜
藝
合
家
歡
節
目

︽
芭
蕾
音
樂
知
多
少
︾。

先
說
︽3D

舞
出
真
我
4
︾。
舞
出
真
我

系
列
自
二
○
○
六
年
起
每
兩
年
一
集
，
幕

前
幕
後
的
班
底
換
來
換
去
，
四
集
之
間
關

連
不
大
，
獨
立
成
篇
，
二
○
一
○
年
第
三

集
引
入3D

，
這
次
也
不
例
外
。
第
四
集
的

特
色
是
社
會
批
判
性
甚
強
，
一
開
始
，
舞

蹈
團
體T

he
M
ob

就
﹁
以
身
試
法
﹂，
﹁
佔

領
﹂
邁
阿
密
的
一
條
街
道
進
行
快
閃
表
演

行
動
。T

he
M
ob

的
成
員
是
時
下
的
美
國

年
輕
人
，
感
受
到
大
城
市
中
自
己
的
渺
小
、
喜
歡
以

身
體
和
舞
蹈
表
現
自
我
、
挑
戰
既
定
秩
序
、
看
重
空

間
多
於
時
間
、
文
化
大
於
經
濟
、
重
視
地
區
生
活
和

本
土
文
化
、
勇
於
創
新
和
抗
議
、
連
結
志
向
相
近
的

朋
友
、
善
用
網
絡
世
界
與
人
溝
通
、
追
求
關
注
度
尤

其
是youtube

的
點
擊
率
，
概
括
而
言
就
是
一
種
流
動

的
文
化
、
網
絡
世
界
中
的
新
文
化
。

片
中
的
主
角
是
低
下
層
青
年
人
，
跟
他
們
對
立
的

是
大
企
業
和
商
人
，
商
人
的
經
營
模
式
是
我
們
熟
悉

的
，
就
是
拆
除
舊
區
，
進
行
大
規
模
重
建
，
並
以
企

業
發
展
模
式
管
理
。
片
中
刻
意
加
入
商
人
愛
跳
舞
的

女
兒
，
她
又
恰
恰
愛
上T

h
e
M
ob

的
其
中
一
個
隊

長
，
表
面
上
看
可
能
有
點
老
掉
牙
，
但
實
際
上
她
代

表
了
溝
通
兩
個
階
級
的
開
明
人
物
。

關
於
劇
情
，
似
乎
不
必
再
說
了
，
我
想
大
家
也
不

難
估
計
下
去
，
而
創
作
人
也
想
像
得
到T

he
M
ob

的

必
然
結
局—

—

作
為
城
市
中
的
流
動
﹁
反
抗
﹂
力
量
，

最
適
合
由
大
企
業
收
編
，
結
合
消
費
主
義
商
品
文

化
，
成
為
廣
告
界
的
生
力
軍
，
這
似
乎
是
革
命
者
的

宿
命
了
，
哲
古
華
拉
就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

︽3D

舞
出
真
我
4
︾
是
時
下
青
少
年
文
化
的
具
體

呈
現
，
要
理
解
八
九
十
後
的
年
輕
人
在
想
甚
麼
，
去

看
電
影
吧
。
下
周
再
談
︽
芭
蕾
音
樂
知
多
少
︾。

舞出真我4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認識安納的同時，也認識了她的老公。那天，
在另一個女朋友遠郊的大別墅裡，小圈子女朋友
聚會，安納的老公為不會開車的太太當司機。我
對安納的印象非常之深刻，因為，她居然當 老
公的面對我說：我的老公，我一直不滿意，他是
我母親安排給我的。
說話的當時，一桌子圍坐 聊天的人，起碼有

七八位，就我是新加入這個圈子的新人。所以，
我駭然聞聽，小心翼翼察言觀色周邊的人，他們
卻是一個個充耳不聞。最重要的是，他老公也是
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要知道，安納的口氣裡沒
有一點調侃和撒嬌的意味。她看我發呆，以為我
沒有明白她的意思，她補充說，我和他沒有共同
語言，他從來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我十八歲就嫁
給他了，是我媽媽包辦的。
安納看上去四十出頭，那麼，她的婚姻至少也

存續20多年了。她卻沒有一天滿意過自己的老
公。一時間，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只好調侃
說：我看你的老公涵養不是一般的好，換了別
人，早就變臉變色了。可是，她的老公真的是不
動聲色，無風也無雲，始終笑眯眯地看 他太
太，完全是很無辜的樣子。不過，看起來，他們
倆是不怎麼般配。安納是雍容華貴的，而她的老
公看起來真的只是她家的司機。
那次聚會，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納無

奈委屈，一有機會就想傾訴的表情。所以，當有
機會打聽安納的婚姻究竟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
猶豫。有一天，安納的閨蜜，沒有保留地告訴了
我安納的婚姻史。

安納的母親是北京插隊到陝西的知青。嫁給了
一個當地人之後，謀得了一個小學老師的職位。
在她的班上，有一個小男生，有一天到班主任家
裡來送作業本，看見了洋娃娃一般漂亮的安納。
他就呆掉了。從那天起，他三天兩頭地來，給老
師做這做那，澆花掃地，看見什麼活計就搶
幹。還不停地往老師家裡搬吃的用的。因為，他
的老爸是當地糧食局的局長。可以想像在那個年
代，一個糧食局的主管，比什麼官都吃香。
老師很奇怪這個男生的作為，問他為什麼。他

說，他要娶安納做老婆。那年安納才六歲。他比
安納大5歲。老師哈哈一笑，沒有太當回事，阻止
不了小男生的慇勤，就索性隨他性子。樂得家裡
有一個幹活的幫手，也樂得女兒有個玩笑的夥
伴。但是，安納一直很討厭他，因為，他長得瘦
小，且很醜。
但是，在安納18歲的那年，母親居然能夠讓一

直很任性很驕橫的安納嫁給了那個男生。真不知
道她是怎麼做到的。這是我對安納婚史的第一個
謎點。而且，婚姻的第二年，安納19歲，生下了
他們的女兒。女兒生下來之後，一直由姥姥帶，
和安納他們並不親近。現在，女兒已經到南方讀
大學了。
後來，知青落實政策，安納堅持要回北京。公

公婆婆本不願意。因為，他們擔心，一旦到了北
京這樣的大地方，怕兒子兜不住自己的媳婦。但
一向寵老婆的他，並沒有猶豫就和她一起遷徙了
回來。老公在這個家裡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一
個顧家的好男人。安納要什麼，就給什麼。甚至

安納要女人的自由，他也給。只要安納不提出離
婚，安納怎麼玩都可以。安納就像他手裡的風
箏。線無限制地長，而安納卻飛不高，每次玩累
了，就自己乖乖地回家。修正一段時間後，就又
跑出去瘋了。
又一個奇怪的謎點來了。據安納的閨蜜報料

說，安納在外面瘋玩，她的男性朋友卻都是和自
己的丈夫一個類型的。不是風度倜儻的大帥哥，
而是肯對她折腰低眉的男人。她一輩子都在自己
不能自圓其說的怪圈裡掙扎。

聰明地曲線救國
很快，讀大四的漂亮女兒也已經到了談婚論嫁

的年齡。在女兒成長的空間裡，好比是一個白雪
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她的身後總有幾個小男生崇
拜她，屁顛顛地跟 她，唯她是尊。女兒把頭昂
得高高的，沒有把誰放在眼裡。其中有一個男
生，他是女兒的高中同學。很聰明地曲線救國，
決定先搞定丈母娘。他隔三差五地找安納談心送
禮。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很自信，因為，他的
父親是某部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有實權實力的背
景。他知道，對安納的女兒來說，他的背景不重
要，但對於丈母娘來說，他的背景很重要。
安納被擊敗了，感化了。她在女兒面前力鼎那

個男生。可是，女兒卻思路清晰的告訴她不要越
俎代庖，她的人生她自己作主，不需要母親來設
計。她其實並不反感那個男生，但卻很反感這個
男生耍的小心計。以為搞定了丈母娘，就可以搞
定她。

因為北京很大，大家見個面很不容易。所以，
第二次見安納已經是二年以後了。二輪春夏秋冬
過去，安納好像一下子穩定成熟了很多。她這次
是自己打車來的，老公沒有陪 來。但她卻在不
停地說老公的好話。
她說：我對女兒說，你看看媽媽的婚事，就是

姥姥包幫的，不也是很好嗎。你爸爸把我當公主
一樣捧在手心裡捧了一輩子，你不都看見了，見
證了嗎。今天媽媽也要給你包幫一次，這個男生
一定會對你好的。就像你爸爸對我好那樣，一輩
子對你好難道你不期待嗎？
不知道安納的女兒最終會花落誰家。但是，安

納的心意回轉卻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為她會抱
怨母親一輩子呢。因為，是母親設計了她的人
生，塞給了她不喜歡的一個丈夫。但是，她在短
短的兩年時間裡，就變身為了一個包幫婚姻的始
作俑者，她的理由也是為了女兒好，就像當年母
親軟硬兼施把18歲的安納強推進婚房一樣。
這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停地在

想，這是為什麼。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也許什
麼事情都不曾發生。一切的一切，只是因為悲
觀。安納的母親是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鄉下的
知青。她的經歷足以讓她成為一個悲觀的實用主
義者。所以，她幫女兒選擇了一個可以源源不斷
地給她們提供糧食和蔬菜的男人，她沒有做錯什
麼。事實證明，她也是對的。
而對安納來說，她的老公是從小給她糖果蛋糕

的人。從6歲那年，她就是他的公主，也是他的奴
隸。她也曾試圖掙脫出來。但是，她到外面玩了
一圈，又玩了一圈，她還是要回到家裡來。就像
一匹撒野的馬，在外面世界裡瘋，末了，主人不
用牽牠趕牠，牠自己就知道回家。因為，她知
道，只有他的手裡有她要的糖果和蛋糕，源源不
斷，從沒有虧欠過她。

是誰設計了你的人生？


